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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熊月之

　 　这是一篇让我倍感沉重的序言 。 文集汇编时 ，郑老师嘱我作序 。

收到文稿时 ，郑老师已撒手西去 。嘱序作序 ，旬月之间 ，已是天人永隔 。

回念及此 ，不禁悲从中来 ，历历往事 ，顿现眼前 。

我与郑云山老师的因缘基于陈旭麓先生 。 他是陈先生在 ６０ 年代

初的研究生 ，毕业后留校执教 ，是陈先生的重要助手 ，与陈先生一起教

书 、编书 、撰文 、下乡搞“四清” ，直到 １９７３年才调离华东师大 。我是“文

革”后考入华东师大的 。论学问资历 ，他是我的师辈 ，论师门之谊 ，他是

我的师兄 。我总习惯称他老师 ，他总强调仅是师兄 。 我已记不清我们

交往始于何时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见他面以前 ，已闻名久矣 。 陈先生在

７０年代末 ８０ 年代初心情不快时 ，常会念叨郑云山的名字 ，说是假如郑

云山不调走 ，情况可能会不一样 。从那时起 ，我就知道郑老师在陈先生

心中的分量 。陈先生在世时 ，我与郑老师在业务上有许多联系 ，共同商

量研究项目 ，共同参加会议 ，多与陈先生有关 。 陈先生去世以后 ，我与

郑老师见面谈话 ，中心议题也总离不开陈先生 。

郑云山老师是中国近代史领域里眼界开阔 、功力深厚 、学风严谨 、

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 。 他对从鸦片战争 、太平天国 、洋务运动 、戊戌变

法 、义和团运动 、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等诸多专题都下过功夫 ，发表过

一大批很有影响的论文 。 其中 ，关于戊戌时期改良派政治态度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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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维新派民权思想特色剖析 ，义和团扶清口号的思想基础梳理 ，孙

中山对“黄祸论”的批判 ，浙江人文环境与章太炎“反满”思想之关联 ，或

创榛辟莽 ，发前人所未发 ，或推陈出新 ，在前人基础上拓展推进 ，均言而

有征 ，论有新见 。他对于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宏观问题 ，予以高度重视 ，

不时参与讨论 ，比如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 ，近代中国国民性问

题 ，近代民主思想问题 ，他都综核众说 ，融会贯通 ，参以己见 ，成一家之

说 。郑老师论史 ，每每视角独特 ，发人深思 。太平天国历史曾是学术界

关注的重点 ，成果多 ，挖掘深 ，要将其推向前进难度很高 ，郑老师独辟蹊

径 ，从人才问题入手 ，对比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与湘军首领曾国藩在这

方面的差异 ，指出曾国藩在战役指挥方面 ，才能未必强于洪秀全 ，但是 ，

他在重才 、识才 、用才 、育才 、荐才方面 ，相当高明 ，远在洪秀全之上 ，这

是曾胜洪败的重要原因 。 所论广征博引 ，条分缕析 ，丝丝入扣 ，令人

信服 。

郑云山老师是浙江人 ，他熟悉这片土地 ，热爱这片土地 ，极端重视

搜集 、研究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文历史 ，取得了学界公认的突出成

就 。他对于秋瑾 、汤寿潜 、王金发等浙江名人的研究 ，搜罗广 ，挖掘深 ，

考证细 ，思虑密 ，立论允当 ，其成果为学术界广泛征引 。 他撰写的枟秋

瑾枠传 ，史料史识 ，都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研究“鉴湖女侠”的最好水平 ，获

全国爱国主义优秀历史读物奖 。 他对于汤寿潜与秋瑾案关系的辨析 ，

推翻了延续八十多年的陈说 ，为汤寿潜洗刷了冤屈 ，为历史求得了公

正 ，枟辞海枠有关词条采用了他的成果 。 他关于王金发在辛亥前后史实

的考订 ，为全面 、客观 、公正地评价王金发历史地位打通了道路 。 他参

与主编的枟浙江近代史枠 ，参与搜集 、整理的诸多浙江史料 ，为全面了解

浙江近代历史 、梳理浙江文脉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郑云山老师学问优秀 ，道德高尚 。 他对待老师 ，相当敬重 ，弥留之

际 ，还念念不忘华东师大陈旭麓 、郭圣铭等老师对他的帮助 。 特别是对

陈先生 ，他敬之 、爱之 、助之 ，尽一切可能帮助老师分忧解难 。 为作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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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重读了陈先生与郑老师的三十多封通信 。 他们谈学问 ，谈人生 ，

谈国家大事 ，谈身边琐事 ，也送礼 ，也借钱 ，絮絮叨叨 ，一片至诚 ，喜怒哀

乐 ，毫无掩饰 ，那是心与心的交流 ，情与情的交融 ，堪称恩师爱徒的典

范 。郑老师对待学生 ，视同子女 ，一片赤诚 ，授业 、解惑 ，更重传道 。 我

曾不止一次受他嘱托 ，帮助他的研究生 ，查找资料 ，解决难题 。 他对待

朋友 ，襟怀坦荡 ，乐于助人 。我每有问题问他 ，他总是有问必答 ，热情相

助 ，毫无保留 。我有著作出版 ，呈送请教 ，他在鼓励之余 ，对于存在的问

题 ，也都认真指出 ，大自观点的提炼 、史料的征引 ，小至错别字与标点符

号 。多年来 ，我一直视他为诲人不倦的老师 ，难得的益友与诤友 。

哲人已逝 ，德业永存 。 这本论文集是郑老师的一批学生奉献给老

师的孝心 ，是对老师的感恩 ，也是对郑老师最好的纪念 。 书中许多高见

卓识 ，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将会继续造福于学术界 。 在这个意义上 ，郑

老师已是不朽 。

２００８年 ９月 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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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自 述

一 、生平简历

我于 １９３７年 ２月 ３日（农历丙子年 １２月 １２日）出生在杭州东郊一

个叫七堡的靠近钱塘江的小村庄 ，那里虽然没有美丽的风景 ，但也是一

片农村的自然风光 ，它濒临钱塘江 ，我每天都可以看到潮水 ，那时常有

渔民跑在潮水前面 ，将潮头的鱼用网兜兜起来（这叫“抢潮头鱼”） ，然后

将鱼拿到街上以很便宜的价格卖掉 ，所以 ，那时虽然家里很贫困 ，但我

常常可以吃到各种各样新鲜的鱼 ，这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

我在虚龄 ９岁（１９４４年）才开始读小学 ，１９５０ 年在七堡小学毕业 ，毕

业后在七堡镇上的一家棉花加工厂做了半年童工 ，后又回家务农半年 。

１９５１年 ９月的一天 ，我的命运发生了第一次重大的转折 。 这天晚

饭之后 ，我在家中剥黄麻 ，我们村的沈村长来告诉我已被推荐去七堡供

销社当职工 ，让我第二天就可以去上班 。开始时 ，除吃饭外 ，每月只有 １

块钱的工资 ，但五六个月之后就逐渐增加了 。 就这样 ，我一直在供销社

工作了很多年 。

１９５４年我离开七堡 ，调到笕桥 、丁桥等地的供销社从事棉 、麻 、蔬菜

的收购和推销 。 １９５５年 ，杭州市供销社成立了蔬菜经理部（原址是清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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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去做中学教师 ，其余人继续读 ，导师也重新分配 ，陈旭麓先生直接当

我的导师 。 １９６５年 ７月 ，我硕士毕业后 ，组织决定让我留校任教 。

在华师大学习和工作期间 ，我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各种政治活动

和生产劳动 。

１９５７年下半年 ，我们一年级新生刚进学校 ，就参加了“鸣放补课” ，

大多数同学都知道“反右”斗争是怎么回事 ，所以都没有对当时国家的

方针 、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 ，但也有来自偏僻地区的同学因消息闭塞 ，

并埋头准备考大学而不关心时事 ，还不知道当年的上半年已经开展过

“反右”斗争 。有个来自江苏扬州农村的同学积极参加 ，结果被打成“极

右分子” ，先被送到浙江四明山 ，后又被送到新疆进行劳动改造 ，从此音

讯全无 。 １９５８年 ，我国又开展了“大跃进”运动 ，国家提倡学生 “勤工俭

学” ，学校除了平时要我们去工厂 （我个人就去过纺织厂 、翻砂厂等） 劳

动外 ，每年还组织我们去农村劳动 ，上半年是“三夏” （割麦子 、割油菜

籽 、插早稻秧） ，下半年是“三秋”（秋收 、秋种 、秋耕） ，这些劳动是十分辛

苦的 。从 １９５７年下半年进校读书开始到 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整整两年时间

内 ，我们实际读书学习的时间并不长 。而到 １９５９ 年 ，又开始了“三年自

然灾害” ，我们饭也吃不饱 ，没有力气参加劳动 ，下去的时间就减少了 ，

这种状况持续到本科毕业为止 。

１９６５年 ５月 ，在我研究生毕业前夕 ，被指定到解放军驻上海浦东的

部队当兵三个月 ，在部队期间 ，我完全按照正规要求进行训练 。 同年 ９

月 ，组织决定华东师大部分师生去安徽搞“四清” ，我也在其中 ，与来自

安徽全椒县及滁州军分区的干部一起组成“四清”工作组 。我奉命参加

了其中的两期活动 ，第一期在安徽定远县桑涧公社机关 ，第二期与全椒

县的一个干部在定远县三河镇槐墟公社槐上生产队 。 第二期的生活很

艰苦 ，因为当时上级要求我们与农民同吃 、同住 、同劳动 。 我住在公社

的粮仓里 ，由于仓库很小 ，夏天很闷热 ，而且蚊子很多 ，睡得很不好 。 当

时 ，定远县农民的生活很贫苦 ，整个生产队只有一户农民家里有蚊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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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很多农民家里连床也没有 ，是用土坯在两头搭起来 ，中间的上面放

上用芦苇秆子编成的东西当床睡 ，下面则当猪圈 （猪白天放在外面 ，晚

上养在家里） ，所以很脏 。 我在生产队最穷的一户农民家里搭伙吃饭 ，

吃得也是半饥半饱 ，几乎没有菜 ，只有一点辣椒和霉干菜 ，白天还要和

农民一起劳动 。 半年后 ，我的体重下降了 １８ 斤 。 尽管这样 ，心情却很

愉快 ，很充实 。 １９６６年 ８月 ，当我们在三河公社搞总结的时候 ，突然接

到上级命令 ，要我们立即全部返回上海 。因为这时“文革”已经开始 ，根

据中央的指示 ，“四清”工作组成员回原单位参加“文革” 。

回到华东师大后 ，我们工作组成员都散开了 ，有的当“造反派” ，有

的当“保守派” ，有的当“逍遥派” ，还有的出去搞“串联” 。 “文革”初期很

短的一段时间里 ，我也参加过“串联”活动 ，此后就一直当“逍遥派” 。 我

当时条件比较好 ，一是我出生贫下中农家庭 ，二是没有正式上过课 ，不

存在向学生放过“毒”的问题 ，别人抓不到我的任何把柄 ，也没有人注意

我 。在学校里 ，我除了看一些经典著作外 ，就是与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

教师打牌 、下棋 。 期间我也写过一些大字报 ，都不是针对具体的人写

的 ，如写了枟坚决反对怀疑一切的错误口号枠 ，但没有引起别人的论战 ，

倒是被有些人抄写过几次 。

从 １９６９年下半年到 １９７０ 年春 ，我还到华东师范大学设在苏北盐

城大丰县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 ，包括挖沟 、开荒 、改造盐碱地 、种粮

食 ，还有挑大粪等 ，因为这是初创性质的劳动 ，所以比一般劳动更辛苦 。

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 ，我还担任历史系“尖刀班”班长 ，虽然我的力气

不是最大 ，但也是拼命干活 ，终于撑了过来 。现在回想起来 ，这些劳动

对自己还是有好处的 ，使自己可以吃得起苦 ，也知道劳动者的辛苦 ，我

的适应性也大大增强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吃的苦太少了 ，当然不是要

他们承担很辛苦的体力劳动 ，但是 ，适当参加一下劳动还是有好处的 。

１９７０年初 ，国家要求“复课闹革命” ，开始招第一届工农兵学员 ，我

就被学校从“五七”干校招回来编写讲义 ，准备给工农兵学员上课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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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１年回来 ，参加 “教育革命” ，后来与学生一起搞些社会调查 。

这样过了几年无所事事的生活 ，加上妻子和两个儿子都在杭州老

家 ，也不可能调到上海 ，所以我很想调回杭州 ，经过几年的争取 ，我于

１９７３年 １１月 ３日调到杭州大学 ，并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 ，一直到

１９７８年恢复招生 ，我才第一次走上讲台讲课 ，主要讲授中国近代史 、中

国近代思想史等课程 。 我于 １９９９ 年退休 ，返聘一年 ，２０００ 年正式退

休 。在杭州大学期间 ，我先后担任过历史系副主任 、校科研处分管文科

的副处长 ，从 １９９２年开始到 １９９７ 年 ，兼任杭州大学董氏基金会 （是香

港董建华先生为帮助杭州大学的青年学子从事科研活动而提供给杭州

大学每年 ５万美元而成立的）办公室主任 （期间我回历史系工作 ，仍以

历史系教师的身份继续当主任） 。

我于 １９７３年 １０月入党 ，１９７８年被评为讲师 ，１９８２年晋升副教授 ，

１９９２年晋升教授 。

在我求学和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一些做人的

基本准则 。主要有 ：

１ ．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对人平等友善 ，不卑

不亢 ，不以人贵而阿谀奉承 ，不以人微而鄙视 。

２ ．抓紧时间 ，勤奋地工作和学习 。

３ ．同情弱者 ，对他们进行力所能及的帮助 。

４ ．君子好财 ，取之有道 ，对不义之财 ，分文不取 。 我很欣赏孔子的

话 ：“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

以上是我一生恪守的基本准则 ，从来没有违反过 。

二 、求学与教学之路

我在 １９５７年考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前的正式学历是小学 ，没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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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初中和高中 ，在学习的基础上先天不足 。 为了跟上别的同学 ，我刚进

大学时学习很刻苦 ，这是很有名的 ，我除上课之外 ，一有时间就复习功

课 。当时 ，整个本科期间的教材是全国统一的 ，但国家要求我们进行

“教育革命” ，即不断对其中所谓的“封资修毒素”进行批判 ，重新编写教

科书 ，课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

毛泽东）的语录来指导 ，要求在教科书的每一页都引用他们的语录作为

学术观点的根据 。所以 ，我在本科基本上学的是革命史的内容 ，虽然学

习经典著作也有一定的好处 ，但真正的历史史料和观点的学习却很少 。

另外 ，我还学了三门外语 ，开始是学俄语 ，起初连俄语字母也不认识 ，经

过努力 ，开始好转 ，记得在读本科三年级的时候 ，有一次一位苏联专家

来做报告 ，我已经能够听懂三分之一的话了 ；１９５９年开始 ，中苏关系恶

化 ，我不学俄语了 ，改学英语 ，也没有学好 ；后来在研究生阶段我又学了

日语 ，也没有学好 。因此 ，我的外语学习是失败的 。经过努力 ，我的专业

课程进步很快 ，本科四年期间 ，只有枟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枠是四分 ，其余课

程功课都是五分 ，我的学习态度与学习成绩都得到老师和领导的肯定 。

到了研究生阶段 ，虽然“教育革命”还在进行 ，好在导师授课时 ，在

每个单元之前 ，都要布置我们先看大量的原始资料 ，同时也开列一些马

列著作 ，如枟共产党宣言枠 、枟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枠 、枟路易 ·波拿巴的雾

月十八日枠 、枟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枠以及毛泽东的枟矛盾

论枠 、枟实践论枠等 。通过这样的训练 ，专业知识与理论水平都有了很大

的加强 ，古文基础也提高很快 。

下面谈谈我从教之后是如何搞好教学工作的 。

作为教师 ，无论是新开的课程 ，还是已经上过多次的课 ，我在讲课

前都能认真备课 ，并仔细编写 、修改讲稿 ，讲课时力求做到条理清楚 、语

言准确 、生动有趣 。我写的讲稿要留下三分之一的空白 ，一旦自己有新

的想法 ，或者发现有新的材料和理论观点就及时充实到讲稿中去 ，因

此 ，我在讲同样一门课时 ，每次讲课内容都有所变化 。 我一共讲过五门



我的自述 ／ l７　　　　

课 ，共讲过三十来次 ，我从来没有听到有同学对我的教学有什么不满的

言论 。

从我带研究生开始 ，我都要求研究生做到用功 、用心 ，要积极主动

地去找材料和思考问题 。 除了专业资料和经典作家的书要看外 ，还要

求研究生认真阅读两本书 ：枟鲁迅全集枠和枟梁启超选集枠 。 鲁迅和梁启

超看问题很敏锐 ，思维也很活跃 。 鲁迅的文字丰满而洗练 ，隽永而舒

展 ，枟鲁迅全集枠及其注释可以说是中国史的百科全书 ；而对梁启超而

言 ，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 ，都能被他用流畅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 。 因

此 ，阅读两位大家的作品 ，对提高写作也很有好处 。

在从教三十来年的教师生涯中 ，我参与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本科生 ，

指导 １８名研究生 ，他们毕业后在高校 、党政机关 、企业 、事业单位工作 ，有

的已经是高校教授 、出版社副总编 、党政部门负责人 、私企老总 ，还有的已

是博士或博士后 ，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出色的表现让我感到很大的欣慰 。

长期以来 ，我和这些学生大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我生病住院期间 ，他

们多次来看望我 ，给我送钱送物 ，问寒问暖 ，使我感到浓浓的师生情谊和

作为一个教师的崇高 ，同时也是对我昔日教学工作的肯定 。在此 ，我对他

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祝他们工作顺利 ，身体健康 ，生活美满 。

三 、两位重要的老师

在我的求学之路中 ，有很多老师给了我指导 ，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

是我的研究生导师陈旭麓先生 ，其次是给我们上枟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枠

的郭圣铭先生 。

在读本科的时候 ，我几乎不认识陈先生 ，那时 ，他大部分时间正在

北京与其他一些专家编写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枠 。直到 １９６１

年夏 ，他完成编写任务 ，才回到上海 ，我恰好也是在 １９６１年 ９ 月开始读



l８　　　　 ／近代中国史事与人物

中国近代史研究生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导师有三个 ，其中以陈先生

为主 。他经常在上新的学习单元前布置我们要读些什么 ，掌握些什么 ，

并经常检查我们的作业 。 到了要开始写毕业论文时 ，导师进行了重新

分配 ，陈先生成为我的论文指导教师 。从此以后 ，我们的接触开始多了 ，

他给我们开了一些论文的备选题目 ，又针对不同的题目指出可以看哪些

书 ，然后指导我们写大纲及初稿 。当论文初稿写好后 ，又经过他的认真审

阅 ，进行修改 ，最后定稿 。此外 ，我们还经常去他家 ，接受他的耳提面命 ，

陈先生通过闲谈的方式对我们传授知识 ，并教我们做学问的方法 。比如 ，

有一次说到戊戌变法时顽固派反对民权 ，但苦于找不到理论 ，等张之洞的

枟劝学篇枠发表后 ，为顽固派反对民权提供了很好的论据 ，顽固派欢呼雀

跃 ，说“大打民权三百板 ，民权屁股危矣哉” ，陈先生认为这句话很形象地

反映了顽固派当时的心态 ，要求我们在写作时引用这样的语言以增加文

采 。另外 ，陈先生要求我们写作时语言和结构都要简洁 ，不要讲空话 。陈

先生的教导使我受益终生 。虽然我在学问上不能望陈先生之项背 ，但在

写作上一直努力做到简洁明了 ，言之有物 ，言之有理 。

１９６５年 ４月份 ，在我研究生毕业前夕 ，组织上正在研究我留校当教

师一事 。当时 ，担任研究生指导员的副科长无故忌恨我及其他三个同

班的同学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在我留校的问题上就极力阻止 ，

甚至跑到我的老家七堡去了解情况 ，只了解到我的二舅父在 １９５１ 年

“镇反”时被枪毙 ，而我在校读书放假期间经常到我的外婆家去 ，他就以

此为理由 ，说我阶级界限划不清 ，以此来阻止我留校 。 陈先生仗义执

言 ，说 ：“郑云山去看自己的外婆没有错 ，并不能说明他的阶级立场有问

题 。”这时 ，陈先生担任学校的副教务长 ，比这位副科长的职务要高很

多 ，所以我最终留校当了老师 。

１９６５年 ９月 ，我当兵三个月回来后 ，与部分师生集体去安徽定远县

搞“四清” ，我们师大历史系搞“四清”工作的同志由陈先生带队 ，他是大

队长 ，我们到了定远后参加了两期“四清” ，前后 １１ 个月 。在此期间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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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对我很关心 。 我们常常很晚才回来 ，因为当地很荒凉 ，常有狼出

没 ，他知道我怕狼 ，就让我走在前面 ，自己殿后 ，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学生

的关爱 。当然 ，陈先生有时遇到一些困难 ，我也帮他解决 ，他对我也很

感谢 。 １９６６年 ８月 ，上级命令我们立即全部返回上海参加“文革” 。

陈先生回上海后 ，很快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不能随便走动 ，我

们也很难与他接触 ，１９６９ 年以后陈先生逐渐被放松人身限制 ，我和几

个同事就经常去看他 ，他也很欢迎我们 ，并且经常要我们留下来吃饭 ，

我们经常出于礼节而拒绝 。有一次 ，陈先生突然发脾气了 ，涨红着脸对

我说 ：“你是不是怕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传染给你而不肯留下吃饭呢 ？”于

是 ，我说 ：“既然陈先生您这样讲 ，那我以后就一点也不客气了 。”从此以

后 ，从 １９７０年开始 ，我每半个月去一次陈先生家并吃中饭 ，他和子女对

我都很热情 ，我和陈先生的子女至今保持着较好的关系 ，这次我生病住

院 ，陈先生的三个子女还特地从上海赶到杭州来看我 。

我和陈先生在一起时 ，毫无保留地谈论各种事情 ，最主要的自然还

是在时政方面 。我印象最深的是 ，有一次 ，他对我说对“文革”很反感 ，说

这样下去我们国家要灭亡了 。还有一次 ，他甚至对我说 ，我们的党被搞成

这样了 ，自己想退党 ，当时我劝他不要退党 ，因为退党的性质要比被党开

除还要严重 ，前者是党要你而你不要党 ，后者是你要党而党不要你 。经过

我的劝说 ，他也就接受了我的意见 ，不再提出退党的要求 。 陈师母在

１９７０年病逝后 ，陈先生独自资助两个在农村插队落户的儿子并抚养在身

边的小儿子 ，经济负担较重 ，但他还是将自己工资的三分之一作为党费上

交 。后来 ，当他听到林彪坠机死亡和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非常高兴 ，

说 ：我们国家从此有救了 。这些都说明 ，尽管陈先生对党在“文革”期间

的政策有所不满 ，但他对党还是很有感情的 ，他发牢骚是因为对党和国家

的前途深表担心 ，是出于一个老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赤子情怀 。

到 １９７０年工农兵学生进校后 ，陈先生被调到上海市委写作组 ，但

这并不是他自己愿意去的 ，而是因为他的文笔好 ，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些



l１０　　　 ／近代中国史事与人物

人提出来让陈先生去的 。陈先生去了以后 ，只写过一两篇文章 ，我只知

道其中有一篇是关于李鸿章的 。 １９７６ 年“四人帮”被粉碎时 ，有些人说

陈先生是“文革”期间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 ，而写作组是“四人帮”的笔

杆子 ，在当时情况下 ，陈先生是百口难辩 ，不管他怎样讲都无效 ，使陈先

生很苦恼 。这时 ，我已调回杭州 ，他在信中向我述说自己的苦恼 ，我也

回信劝慰他 ：只要如实将情况说清楚就行了 ，至于别人怎么讲别去理

会 ，反正迟早会搞清楚的 。经过调查人员几年的调查 ，就没有发现陈先

生有什么问题 ，于是 ，陈先生在 １９７８年回校工作 ，但这事也使他受到了

损失 。他那时刚好晋升为教授 ，但是没有被批准当博士生导师 ，主要是

因为他的年龄超过了规定 。 陈先生刚回师大时有点心灰意冷 ，因为当

时学校里有些人分外得志 ，并想把陈先生整倒 ，陈先生很气愤 ，也很无

奈 。当时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希望他去工作 ，该院的副院长杨慎之亲自

来上海请他去 ，并承诺很多条件 ，陈先生问我要不要去 ，我劝他不要去 ，

因为他的家在上海 ，一个人在湖南 ，生活 、看病 、子女看望都不方便 ，在

我和其他一些同学的劝说下 ，他就放弃回老家湖南工作的想法了 。 在

我要求调回杭州前 ，陈先生要我不要回杭 ，我说了自己的理由 ，并请陈

先生网开一面 ，最后他忍痛答应我回杭 。

我回杭后 ，与陈先生的直接接触减少了 ，但经常与陈先生通信 ，他

有一次在信中说 ，“你的离去让我若有所失” ，并称自己失去了一个很好

的助手 ，这让我感到对不起陈先生 。除了经常性地联系外 ，陈先生还一

如既往地给我各种帮助 ，现在想起来 ，真是十分感慨 。

记得有一次 ，有个法国女历史学者很佩服陈先生 ，认为他是杰出的

学者 ，邀请陈先生到法国去 ，但由于上海有些人的阻止 ，他没有成行 ，我

当时提出 ，如果可以的话 ，请他推荐我去法国 ，他答应了 ，但我也没能成

行 。 １９８３年冬天 ，我们一起去西安参加学术会议 ，在会上 ，枟近代史研

究枠的编辑宋士堂先生对陈先生说 ，他们需要几个年轻的学者去接替年

老的编辑 ，陈先生立即推荐了我 ，我很高兴 ，但当时杭州大学正准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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